
“诗不会让桂花
多开一朵，但能让每
朵花都被看见。”

艺人艺语

贾樟柯：导演、制片人、演员、作家，中
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平遥国际电影展创
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一届“文荣
奖”评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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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俏言 见习记者 蔡昆林

一个桂雨淋铃的日子，我们在杭州
桐庐有着“桂花第一村”之称的母岭村，
见到了诗人舒羽。村口那株千年宋桂
的繁荫下，舒羽的笔记本正承接着叶隙
漏下的光斑。

这位将大运河国际诗歌节打造成
杭州文化名片的诗人，如今以富春江为
砚、桂花作墨，在故乡桐庐的经纬里写
下新的诗行：让四万棵沉默的桂树“开
口吟诵”，使严子陵钓台的烟波里重现
严子陵与李白的对酌。

舒羽的选择所带来的，不只是乡愁
对个体的慰藉，更是诗人群体的文化回
归和乡村生活里悄然生长的希望。

风往故土吹
2009年，中国诗坛多了一个叫“舒

羽”的名字——从2009年6月到次年5
月，她在短短一年间内发表了260多首
诗歌。有人称她为“诗坛才女”，有人评
价她“写诗如火山喷发”。

她始终觉得自己的底色，来自烟火
气的浸润。因着这份对烟火气的执着，
舒羽于2011年在杭州的京杭大运河边
创立舒羽咖啡馆，不久，这里成了诗人
们聚集的沙龙，也成为她此后创办大运
河国际诗歌节的创意萌发地。

然而，2019年春天，已是杭州文化
界“熟面孔”的舒羽，做出了一个让人有
些惊讶的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到桐庐乡
村。这位总是听从内心召唤的诗人，在
事业的鼎盛时期选择转身。

“从杭州到桐庐，乡村的山水是最
大的吸引。”舒羽解释她的选择，“中国
人骨子里几千年来都有一种对山水林
泉的向往，有时候不需要理性思考，直
觉就会给你答案。”

这个决定既是一次追随内心的迁
徙，也是对家乡邀约的回应。当舒羽在
为人生翻开新的一页时，桐庐的母岭村
也正站在自己的十字路口上——这是
一个曾依靠售卖桂树苗木而富过的村
庄，但2014年起，因为存量增加和市场
饱和，桂树苗木的价格一路下跌，销量
也是持续下滑。2016 年，村集体负债
达 190 余万元，村经营性收入不到 10
万元。

“最困难的时候，桂树苗木只能当
柴烧，卖不出去。”时任村支书邵双贤一
度为村子里的四万棵桂花树犯愁。听
说有个诗人叫舒羽，是桐庐人，邵双贤
和当时的街道书记决定往杭州跑一跑，

“我们带着母岭的照片、桂花产品，跟她
讲村里的故事，说我们需要一个懂文化
的人，帮我们把桂花的故事讲出去。”

起初，不仅舒羽有犹豫，村民们也
犯嘀咕。事实上，邵双贤心里同样没
底，“桂花跟诗，真能搭上边吗？”因为他
的账本上记着理性的数字：“桂花收购
价5元/斤，五年没变。”

2019 年的一个春日，当舒羽驻足
村口凝视那棵宋桂时，她看到的，却是
被困在价格洼地里的乡土美学——蒸
桂花糕的炊烟、酿桂酒的古法，缺的不
是价值，而是价值的“翻译者”。“我来到
了这里，就要做点事。”舒羽看着这棵

“桂花王”，忽然就定了心，“就这了。”
这份选择，藏着比“浪漫”更实在的

考量：母岭的桂花若能与诗歌结合，既
能区别于其他“桂花村”，又能融入桐庐
的文化脉络。

从此，舒羽就成了母岭村的“常
客”。她跟着邵双贤走遍村里的桂花
林，深入村民生活，倾听桂花的故事。
舒羽感悟到：“母岭最多的是桂花，最缺
的是附加值，我要做的是为四万棵桂花
树戴上诗的桂冠。”2021 年 9 月 30 日，
舒羽正式入驻乡村工作室。

次年，在当地支持下，富春江诗歌
节诞生。舒羽又萌生一个想法——将
桂花制成桂花茶、桂花酒、桂花酱、桂花
茶，把它们都带到诗歌节上。

不到一年，诗人和诗歌，让母岭村
变了样。“有舒老师的加持，干桂花能卖
300 元到 600 元一斤。”当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达200余万元，多年的村级负债
一扫而空时，看到手机里到账的数字，
邵双贤心中的大石头才落了地——原
来，诗歌和桂花真的有“化学反应”！

如今母岭村里的桂花资源已发展
出产业链，年轻人通过网络直播等形
式将桂花推广到全国。“现在经常有村
民来工作室串门，带来自己做的桂花
糕和我分享。大家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 就 是 我 来 到 母 岭 村 的 意 义 。”舒
羽说。

把诗种下来
桐庐与诗歌的缘分源远流长，今年

正是桐庐建县 1800 年。据统计，历史
上文人墨客们曾为“诗乡画城”桐庐留
下了7400多首诗词，其中包括李白、李
清照等人的作品。他们当中，近半是为
追慕东汉隐居富春江畔的隐士严子陵
而来。

于是，舒羽将目光放到更广阔的桐
庐山水之间：“古人用他们的眼睛阅读
山水，写出五言七律。现在我们需要用
当代的眼光和语言来重新讲述美丽的
富春江。”桐庐本身是一座文旅融合的
城市，民宿餐饮配套服务发达，舒羽认
为，富春江诗歌节可以把这些资源充分
调动起来。

“我把每一场活动都当一件艺术品
来做，历史叙述、当代挖掘、艺术呈现，
细节、气质、专业和规模，一样都不能

缺。”舒羽把诗歌节拆分成结庐雅集、诗
人艺术展、桂冠诗歌奖等一系列环节，
并分成了成人组、少年组和儿童组，发
动朋友圈，邀请一批又一批全国知名诗
人来桐庐采风，还和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以及桐庐本地学校
合作，为桐庐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

第一届富春江诗歌节就放在了已有
诗歌在“生长”的母岭村。起初，村里人
面对这样盛大的场面总有些放不开。舒
羽不仅请了许多村民来到现场，还在母
岭村里建立了数个读诗亭，那棵宋桂旁
边的读诗亭，播放的是叙利亚诗人阿多
尼斯为桐庐写下的一首《桂花树》。

在舒羽的邀请下，阿多尼斯曾在
2019 年来到母岭村，和村民们一起读
诗。那些曾经害羞地对着舒羽摆手说

“我读不来”的村民们，在阿多尼斯的感
染下，从一开始的小声跟读，到后来甚
至和这位外国诗人相和而吟。

邵双贤回想起第一届诗歌节的场
景，当时他坐在台下，看着舒羽在台上
朗读了十几首关于母岭村的诗，眼泪一
下子就下来了。“以前别说外地人，连桐
庐人都不知道母岭在哪。从那以后，大
家都知道母岭是‘桂花诗村’了。”

富春江诗歌节办到今年已是第四
个年头，影响力从母岭村扩展到桐庐
县，再辐射至全国，甚至更远。从第一
届收到 4000 多份诗稿，到后来有上万
份投稿从四面八方“飞”来，全国各地的
诗人诗兴大发，十分踊跃。远在新疆的
诗人，也送来了题为《一枚月亮的邮戳
从桐庐出发》的诗稿。

从诗起始，又不止于诗。每一年的
诗歌节闭幕式，都是一场“文化交响”，

“诗歌+”的跨界互动，让书画、音乐、文旅
多面开花——舒羽邀请美院教授担纲诗
歌节的视觉表达，从平面到三维到艺术
装置，再到音乐的原创性，舞台上的每一

帧动画、每一段旋律，都凝结着一群艺术
家对诗的理解与敬意。

众声和鸣，舒羽享受这样充盈的
时刻。

诗意向远方
文化的力量，还飘到十公里开外的

桐君山上。
“以前山上有个茶馆，连房租都收

不回。”桐庐文旅集团负责人说，舒羽无
偿授权了“舒羽咖啡”，把这家品牌咖啡
馆开到了山上。“她帮我们请来专业的
教授做宋韵室内设计，还亲自培训员
工、店长。”他对舒羽的评价是“很会考
虑我们不容易的地方”。

如今负责咖啡馆运营的袁久红，最
清楚这里的变化。“我们推出用宋盏装
盛的‘解药咖啡’，还把母岭村的桂花
糕、桂花酒放进店里卖，春节桂花礼盒
更是销售了10万元；今年国庆长假，咖
啡馆的单日营业额能达到 3.6 万元。”
现在的桐君山，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景
点，游客会特意爬上山喝咖啡、听诗读
诗，感受文化与诗意。

谈起山上的咖啡馆，舒羽说，家乡之
于自己，仿佛悄悄在孩童心底播下的种
子。“小时候我曾在桐庐的山水间被诗意
滋养，所以格外想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

舒羽工作室的门口刻着这样一句
诗：“当诗的飞鸟衔来了梦的桂冠，墨水
与翠绿签下芬芳的盟约。”这是她对故
乡的深情告白，更是一个诗人用文化浸
润家乡的宣言。

她还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将和家
乡的连接写成了 20 首 14 行诗，叫《结
庐在桐庐》。这 20 首诗写的是桐庐的
20 个地点，绝大部分是乡村，里面既有
对乡村的刻画，也有她从小在这里生活
的记忆。

在 2023 年 6 月 13 日的新书发布
会上，舒羽联合浙江大学出版社，将此
书的版税和当天签售的 700 本诗集全
款，都捐献给了桐庐子久学校。这本

《结庐在桐庐》诗集，已经成为“跟着诗
词游桐庐”的诗意指南，出现在当地景
区的书架上、民宿的房间里。

最近，村口的“桂花王”又开花了，
舒羽想起自己写的那句“桂花王撑开的
浓荫上有群星闪烁”，期待着诗意从乡
土根脉向远方生长的力量。

母岭村飘荡的桂香，顺着富春江的
水，串联起严子陵钓台的隐逸、桐君山的
药香。在绿水青山间回眸，舒羽觉得，这
份富春山水的诗意一定会与大运河的人
文底蕴相和，“让更多人透过一首诗、一
杯桂花茶，爱上杭州的人文温度。”

让四万棵沉默的桂树“开口吟诵”

舒羽：在家乡做一个种诗的人

■ 本报记者 张亦盈 傅颖杰

秋 意 渐 盛 ，东 阳 横 店 ，片 场 喧 嚣
未歇。

在光影交织的2025横店影视节上，
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一位电影界举足轻重
的人物——贾樟柯。再次来到横店影视
节，他的身份已从《风流一代》的推介者，
切换为本届“文荣奖”的评委会主席。从
参与者到工作者的转变，于他而言，也是
一次回归。

活动间隙，贾樟柯接受了我们的独
家专访。访谈中，他既流露出对产业发
展的冷峻观察，也展现出对技术未来的
密切关注。谈及正席卷一切的 AI 浪
潮，他描绘 AI 像一位携带着未知种子
的伙伴，帮助艺术家培育出“世界上不
存在的植物”，让想象的疆域延伸向未
至之境。

对话中，他的热忱始终与审慎相伴，
对于中国电影、浙江电影的思辨也由此
展开⋯⋯

记者：去年，您以嘉宾身份来推荐电
影《风流一代》，而这次以“文荣奖”评委
会主席的身份前来。在这样的身份转变
下，您有何感想？

贾樟柯：很高兴能够第二次来到
横店影视节。去年来，横店给我留下
了很深刻的印象。一方面，去年我参
加了全国影片推介会，这是横店每年
非常隆重的节目，也是整个电影行业
非常重要的交流、聚会的机会。通过
推介会，《风流一代》也得到了国内院
线的很大支持。

那次，我也参加了“文荣奖”，以嘉宾
的身份。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文荣奖”，
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横
店很能代表中国电影的“现场”，这里每
天有那么多的剧组在拍摄。横店是整个
行业的“晴雨表”。

在这里举办“文荣奖”，是对年度影
视作品、演员，甚至整个影视行业的一
种鼓励和梳理，非常有意义。今年很高
兴能受邀作为“文荣奖”的评委，来负责

“文荣奖”评选。我自己从参与者、感受
者变成了工作者。这种节展，其实也是
业内的交流平台，让我们回归到中国电
影本身。

记者：这两年，大家对中国电影的现
状有很多讨论，声音各有不同。您觉得，
中国电影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贾樟柯：其实，目前电影所遭遇的困
难是全球性的问题。相对于大多数国家
和地区，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还算是保
持着相对发展的趋势。虽然，我们现下
也面临不少的困难，但是大家还能够往
前走。

大家一直希望能够回到 2018 年、
2019 年行业巅峰的状态，也在为之努
力。当下想要破局，我觉得，首先还是要
从电影的创新上来着手。

像横店，既拍电影也拍很多剧集和
短剧，在这样一个多种媒介交织的环境
里，我想电影工作者还是要找到当下这
个时期电影的唯一性。所谓电影的唯一
性，就是我们拍出来电影是其他媒介无

法取代的。或者说，观看电影的方法是
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

每种媒介都有它的优点，我们要发
挥电影的优点，发挥它的唯一性。唯一
性是可以寻找到的，也可能是“发明”出
来的。特别是现在科技快速发展，AI等
新技术对电影有很大的赋能，在这方面
我们国家走在前面。随着科技强国建设
的不断推进，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在科技
应用上，态度比较积极。

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正处在媒介
技术环境和观众变化的活跃期，我们还
是要发挥创造力，继续学习，让电影能够
在新时期发明出、创造出、寻找到它的唯
一性。

记者：刚才说到 AI，您之前也制作
过 AI 短片。接下来，还会尝试用这样的
技术去创作更多影片吗？

贾樟柯：如今，科技基本已经变成我
们行业内常规的辅助手段。AI 作为工
具使用，作为创作的合作者、辅助者，已
经使用很广泛了。后续我们肯定还会继
续应用。

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有独特的质
感。但是就目前的 AI 技术而言，完全
由 AI 影像生成电影，还需要再观察一
段时间，进一步提升影像生成的水准。
特别是两部分，一个是 AI 人物表演的
能力，就是创造的人物形象在表演上，
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第
二个就是 AI 对于空间的识别能力。这
两个问题解决之后，未来电影可能会发
展成为真人电影、动画电影和 AI 电影
等多种类型。

记者：您作为创作者其实并不会排
斥应用AI技术。

贾樟柯：对。对于影视行业来说，
近几年来 AI 带来的影响，已经产生了
比较颠覆性的变化。但把眼光放长远，
每一两年都会有新技术产生。比如声
音系统，这十来年已经迭代升级了很
多次。

电影本身就是技术的产物，技术是
动态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技术。作为从
业者，需要同步学习。否则，过去的制作
手段甚至它的硬件支撑，在以后可能都
会逐渐消失。

记 者 ：您 早 期 的 作 品 如《三 峡 好
人》等都是聚焦于一时一地的人物形
象，但《山河故人》《江湖儿女》《风流一
代》三部片子，选择用长时间的叙事进
行“凝望”。这是您在创作上的一种改
变吗？

贾樟柯：创作者肯定是随着他创作
的履历、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变化而变化
的。对我来说，我的创作就是反映自己
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最真实自我的想
法，现在的我在关心什么、想什么就会拍
什么。

记者：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
想法？

贾樟柯：有初步的计划或者想法在
脑子里，很快会拍摄一部新电影，关于当
下的故事。

记者：去年，您成为了中国电影导演
协会会长。从这一身份来说，您对浙江
电影的发展有什么感受和建议吗？

贾樟柯：这几年的浙江电影，我们称
其为“浙江电影新浪潮”。所谓“新浪
潮”，表现之一就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
青年导演，包括顾游（顾晓刚）、祝新等，
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江南风情的气息，根
植于浙江这片土地的价值观，他们的创
新能力很强，让人刮目相看。电影界也
很重视、关注这批导演，他们带着新的美
学进入到影坛。

再者，浙江也有非常多很有影响力
的电影节展，比如浙江国际青年电影周、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等，包括政府在内
的各种扶持也很多。所以说，浙江给我
的印象就是，这里是一个会产生新电影、
好电影的地方。

第十一届“文荣奖”颁奖典礼现场。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寻找当下电影的
唯一性

——独家专访“文荣奖”评委会主席、导演贾樟柯

开栏语：今起，本报推出“艺乡人”专栏，开启一段关于艺术、乡土与人的发现之旅。他们以艺术为犁，深耕生活这片沃野，围绕回归与创造、

传承与新生，共同描绘着一幅新时代“人间烟火”与“诗和远方”交融的浙江文化发展新画卷。他们中，有来自省外国外，将浙江作为创作热土的

新居民艺术家；有深植于城乡，默默守护一方文脉的本土艺术家；更有充满活力的年轻艺术从业者，以新锐视角与表达带来鲜活气息。尽管背景

各异，但他们都以艺术为媒，为文化生活注入勃勃生机。

舒羽正在阅读。 本报记者 曹坚 摄

桐庐严子陵钓台风光桐庐严子陵钓台风光。。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舒羽山房的诗会现场。


